
诗咏桃源洞等
避暑佳地

桃源洞
刘克胤

盛夏桃源洞，清凉胜酒杯。

山巅云静坐，涧底雨迟来。

时忘身谁是，情长花自开。

黄昏难久看，赤脚踏歌回。

炎陵
刘克胤
一

桃源洞合仙人住，固在清幽第一流。

世上炎蒸三月夏，此中净攒十分秋。

青苔励志阴增寿，碧树生花老不愁。

迟日归来梦难醒，明年应许我重游。

二
时维避暑之何处，梨树洲传我浪游。

岭上云烟皆自在，林问风色忘时忧。

孰言旨酒方能醉，笑看流年苦作因。

无主野花相识晚，夕阳归去不强留。

避暑
刘克胤

昼夜汗如浆，坐立无安宁。

哪得清凉界，免却暑气蒸。

驱车四百里，径直去炎陵。

暂住桃源洞，忽生世外情。

日毒重荫隔，火龙何处行。

冰雪石溪水，幽闲空谷风。

野花共心赏，大木尽天成。

已忘身为患，静虚一羽轻。

薄暮鸟归宿，树上乐争鸣。

人言山有虎，我竟不相逢。

山水
刘克胤

春秋固相赏，山水岂无情。

地僻非椽笔，时难得盛名。

鸟鸣催日出，酒醒赖炎蒸。

长假宁虛度，痴人欲远行。

驱车一何速，执念不稍停。

性本爱清净，胡为减赤诚。

遇雨
刘克胤

暑热屏山外，此间无事忙。

美人不经晒，树下好乘凉。

忽遇倾盆雨，焉能跑断肠。

归来说酣畅，相视笑郎当。

消暑
刘克胤
一

抽身作客梨树洲，处处秋凉处处幽。

坐看风烟心愈静，闲听溪水日长流。

二
犹记当年向此来，路边木槿花正开。

停车欲问酃峰阁，楼上佳人笑客猜。

甲辰春再访神农谷有纪
朱建军

桃花源水落前川，水落前川树抱岩。

川树抱岩掩古洞，岩掩古洞卷珠帘。

洞卷珠帘飞瀑溅，帘飞瀑溅入龙潭。

溅入龙潭仙谷杳，潭仙谷杳桃花源。

夜宿神农谷
谢良健

避暑山庄好，清幽胜境开。

楼台藏翠色，水榭映苍苔。

鸟雀宜人处，云烟入画来。

逍遥忘酷热，心旷任云裁。

游神农谷
谢良健

负氧西风起，天光水色幽。

山枫红野岭，霜露白沙洲。

群雁横空远，孤鸥滞客留。

乡心漫无际，冷月对清秋。

热甚，梦里游株洲神农谷珠帘瀑布
胡春英

梦惊崖上瀑声哗，溅玉飞珠起白花。

帘后幽幽藏古洞，山前袅袅挂轻纱。

春游已觉清流绝，夏至犹怜去路赊。

昨夜纵情身一跃，恍然划向大仙槎。

珠帘瀑布
王建明

珠帘万仞破云开，泼下银河卷雪来。

翠玉飞花腾紫气，雷霆妙曼莽豪哉。

神农谷咏
王建明

神农谷底染苍烟，酃县谁知有洞天？

千仞壁崖花草异，万般浚壑籁声穿。

灵溪凝彩翻飞鸟，银瀑如钟响宇乾；

赣水湘流开气象，炎陵大地尽诗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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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寿花
陈永红

春日午后，窗外阳光懒散。一群麻雀忙来忙去，一时飞上

树梢，一时飘落草地，三三两两交头接耳，不知是在谈着恋爱

还是聊这八卦善变的天气，抑或是美味的食物。一只鸽子悄然

而至，立在浅草间“咕咕”轻吟。

正欣赏间，微信不合时宜地响了起来。点开一看，许久不

联系的朋友张君发来了几张照片，是从多个角度照的同一盆

小花，植株矮矮的，花黄黄的，很不起眼。

这是干嘛呢？我回过去一个问号，想着他平素不怎么弄这

些的啊，今天怎么转性了。他发过来几个极为夸张的大笑表情

包，让人看了很容易就化傻笑为怒气的那种。正要斥其无聊的

时候，他发过来五个字：这是你的花！

我的花？我一时没有回过神来。

“去年你离开单位时送我的，长寿花！”

原来如此。猛然想起，我调离原单位已有年余。要与工作多

年的地方告别，当时落寞的心情是可以想见的，清理办公室时，

有盆小小的完全没有长开的长寿花，气息奄奄，毫无生气，于是

随手送他了。没想到竟被他养得开花了，果然厉害！

我连忙点开照片，用激动的两根手指调大，圆瞪着双眼看

了起来。还是那个盆子，5块钱在街边买的，捧着时刚好两只手

可以合拢。当时挑选时就是喜欢它全身黄中带绿的陶釉，摆在

电脑旁不占地方。植株长大了好多，记忆中应该只是几片微黄

的叶子，现在虽然不适合用高大来形容，但翠浓绿淡的，长了

不少分枝，差不多满满一盆。厚而近圆的叶簇拥着，斜斜地向

上舒展开来，显得精气神十足。更惊艳的是盛开在顶端的花

儿，黄得那么纯粹，没一丝杂色，像女士脖子上新买的黄金饰

品，明亮得精光四射。

我静静地望着照片，恨不能数清花的瓣数，恨不能等到小

蕾的怒放，更期待一阵微风拂过，将馥郁的芬芳沁进我略带枯

涩的心田，让美好的味道永远停留下来。

我发过去的话竟然都摒弃了平日的粗鄙，变得文质彬彬，“请

问您是怎么把它养得这么好的，居然可以化腐朽为神奇，佩服！”

朋友一本正经地回复，“养花，就像照顾自己的孩子。你要

日日夜夜为它着想，观察它、了解它，知道它需要什么样的水

分、养分、阳光、温度等等。尽力为它创造合适的环境，让它身

心愉悦地成长。”

“我的天，这太难了。教孩子不是都有人说要任其自由生

长么？”这念头一露头，我马上就觉得有些不妥。从古至今，还

没听说有哪位天才可以不受教育就自己成才的。

我当即说道，“对对对，你内行。关键是你耐得烦。”

“耐不得烦做不成任何事。何况这盆花是你送的，我要对

得起你，用上了十二分的小心。”

哎，我等粗犷型“人才”，没有这么细腻的心思，也做不出

这么好的细致活。

两年前，有朋友见我成天对着花花草草之类写些词不成词、

调不像调的打油诗，竟错认为知音，送我两盆他十分珍重的兰

花。当时好好的，疏枝淡影，绿得可爱，他再三再四叮嘱我如何如

何打理。回家一忙就把它们忽略了，有时还自我安慰，空谷幽兰

嘛，崇尚自由，不喜打扰。结果，几个月后叶黄根枯，救不回了。我

很懊悔，自怨自艾了好一段时间，随后就渐渐淡忘了。

今天经张君点拨，回想一下，我真的大意了。兰花长在野

外，没有人照顾，自会生长得好。问题是你家里不是野外，环境

发生了根本性改变，没有相应的照料，它一时哪回得过神来，

只好以死抗争了。

花如此，人呢？自己曾经走过的路呢？

沉思之际，朋友发来信息，“把花送给我，不后悔吧？”

“不后悔，哪能呢！还得非常感谢你，如果是我养，估计它

早没了。这样，我把手头的事儿处理一下，过几天专门过来看

它，顺便请你吃个饭。”

他回了个“OK”的表情，然后就没有了下文，许是忙去了。

我默默地将手机熄屏，摆弄了一会，又打开向他发去一段

话：花儿欲生长好，要么自由生长在它祖祖辈辈习惯了的环境

中，要么就得靠有心人的照料，比如你这等妙手。人呢，固然希

望一切都有照料，可以无忧无虑地成长，但如果没有这条件，

就得凭自己的努力去成长，莫过求“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

罗帐”，亦莫待“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

随即，拨通了送我兰花那朋友的电话，决心向他坦白那两

盆兰花的不幸结局，并再向他讨要两盆。我也要学一学张君，

不管成与不成。

春光里，缱绻和呢喃还在继续，鸟雀们永远乐此不疲。

一场雨像爽约的远方客人，没有

预想中地被掀乱杨柳枝叶的料峭寒风

裹挟而来，淅淅沥沥斜钩在天幕上，打

湿一张张颠簸在山间坡前的脸。天空

却也识趣地阴沉着，如汉代“伏地泣，

助皇后悲哀”的侍者，堆满了厚厚一层

灰暗的云，曲曲弯弯的小径上多半行

人的脸便映出了些许哀戚。

父亲步履蹒跚，银色的鬓发像

路边的茅草一般在风里颤动，脸上

道道沟壑间填满肃穆，领着一家老

少也缓缓走在泥泞的山路上。一天

前的夜雨似乎恋着这片山野流溢的

花草芬芳，留下了星星点点的痕迹。

我们扛着锄头，拎上镰刀，提着几袋

母亲几天来赶制的冥币、纸幡与买

来的爆竹，像一支迤逦远征的驼队，

紧随父亲身后，吃力地翻爬一座座

翠色覆盖的山头，在茅草、青蒿和诸

多说不出名的杂草间一个一个拜访

那些住在地下的先人。

多年前，父亲还同我一般壮硕

时，爷爷是这一天的打头人。他天晴

下雨都戴一顶阔如团箕的棕色斗笠，

拄一根摩得溜光的长木棍，坟堆前先

放下这两样行头，肃然点燃些许香烛

或者冥币，喃喃说话，拱手作揖。我的

心多半还在坟边某束耀眼的野花、几

根矗立的竹笋或者一处馋人的野草

莓，却也不敢太放肆，爷爷几番作古

正经地告诫，便深恐土堆里的先人责

怪，回家会肚子疼。于是，我也知道了

一些坟里躺着的人和我的关系，他们

是爷爷的父亲母亲或更早的亲人，都

是我从未见过的。

一个叫玉竹的先人，曾经中过

举，名动一时。一次某个村里人去三

十里外的蓝田镇办事，被一群牛二般

的泼皮围殴，他急中生智大喊，谁敢

动我？玉竹举人是我亲叔叔！泼皮猛

然一愣，瞬间作鸟兽散。爷爷一辈子

做着农活，老实巴交，屋前椿树上掉

片黄叶也生怕打着头。说这故事时，

他雪白的胡须抖得格外精神，眼神里

漾着晶亮的光彩，仿佛花果山的一只

老猴为孙悟空而自豪，令我也有原野

悄然染上春绿一般深受感染。

而今，爷爷早已和玉竹举人一

般安静地躺着了。这座叫烧火山的

向阳坡上，三两棵碗口粗的松树前，

爷爷一躺便是 30 年。他的坟堆不

高，对着山下几里外的老家屋场，能

看得见子孙们屋里屋外进进出出。

几年前父亲给坟茔四周砌上了青石

块，立了块碑，刻着爷爷的名讳和我

们一家老少的姓名。裸露的坟头长

满了荒草，几茎金色的野花在清风

里摇曳着，似乎是爷爷的眼睛，慈爱

地望着我们到来。

用镰刀割除荒草，添上了几掊

新土，我们开始给爷爷挂青。大哥砍

了根一人高的树枝，去掉绵软的细

枝嫩叶，插在坟头，一家老少取过纸

幡，一张一张小心揭开，肃穆地挂了

上去。父亲像多年前的爷爷，穆然伫

立在风中，点燃香烛冥币，双手恭谨

地捧着，嘴里念念有声，一一告知我

们一行人的姓名，感谢爷爷一年的

庇佑，一家老少都很平安。

爆竹也骤然炸响起来，三两只

鸟雀从松树间蹿出来，空中划过几

个醒目的弧形，消失在山峦的另一

侧。山野里巨浪一般翻滚着股股青

烟，和弥漫的花香一道钻入鼻孔。我

蓦然发觉苍颜白发默然而立的父亲

眼角闪着一些光亮，像草尖上的几

滴晶莹晨露。我知道，他是想起了爷

爷的一些往事。

我的鼻间也瞬间发涩起来，却

不只关乎爷爷。父亲年过七旬，身体

大不如前，每每远道回乡，我似乎都

能觉着他更为衰老。有时客厅里一

家人坐着，闹闹嚷嚷，孙儿辈你追我

赶，他靠着椅背竟颓然入睡了。父亲

的千年屋多年前早已悄然备下，平

静地躺在老家偏僻的厦屋里。我从

不敢多看一眼，也不敢想象它是父

亲百年后的住处。

然而，生命是一条残酷的河流，

当年风光的玉竹举人和实诚的爷爷

都只是河中曾经腾起而又永恒静默

的一朵浪花，大哥或者我取代年事

已高的父亲清明出行，也是早晚间

的一桩痛事。与爷爷躺着的地方临

近不远的一处坟茔，三年间便换了

三茬打头人。他们更不幸的是，年岁

并不算老，或吞药而亡，或遭横祸，

今年上坟的人都是些二三十岁的后

生了。东晋那位善书者王羲之说，

“向之所欣，俯仰之间，已为陈迹”，

“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

作”。每每细读，不免痛彻骨髓。

除了须发皆白的父亲，我也将是

悄然寂灭于山野的一个。照例会是一

群与我血缘有关的人跋涉而来，焚香

烧纸，说着些怀想。几代而后，跪拜作

揖者也将消失，我的坟茔会日渐瘪

塌，最终平复，消隐于无痕。事实上，

爷爷坟边便有些石碑扑倒，近乎平地

的土堆，早没了一丝香火；而爷爷的

爷爷辈以前的先人，我们已多半不知

他们的安寝之所，也从未在清明领受

过我们敬畏的挂青。

爷爷的坟前，一张张冥币还在默

默燃烧着，我的悲戚如潮水般涌来，

溢满了整个山林。永恒的时间流里，

我今日的挂青，或许也是祭奠自己。

邻家堂伯拆了旧屋子，另择地

建了新房。之前共用厅屋，拆了之

后，我家房子就留下了一面破墙，实

在有点难看。

1987 年 2 月，燕子飞回，春风又

绿了凤岭。虽然很缺钱，祖父和父亲

终于下了决心：我们还是要建新房

子了。

就像燕子衔泥，我们开始忙碌

起来，准备所有材料。

几位年轻人，扛着行李，来到了

我家。走进来那刻，也带来了屋外明

晃晃的阳光。他们是来自邵阳的做

砖师傅。

这群异乡的年轻人，说着我们

听不懂的方言——村里人怀着自豪

感，学着他们的奇异口音，并轻蔑又

亲切地称呼他们为“麻皮”。

这些并不影响他们的工作热

情，每天唱着歌，吹着口哨出工。他

们光着膀子，在烈日下搭起凉棚，摞

上双砖架，举起一块泥用力摔下，砖

弓爽快一划，两个砖坯就成型了。他

们动作娴熟，举重若轻。这种满不在

乎的散漫神情和洒脱豪迈的江湖气

质，深深吸引了少年的我。

其中一位有绝活：双手同时开

弓，写字又快又好。晚餐后，他捋一

捋长发，在昏黄的灯光下表演，围观

者无不震惊。

锯匠师傅则是本地人。这群皇

图岭的男子汉架起高高的工具凳，

欢快地将木料锯成板子，新鲜湿润

的锯末香气迅速弥散。碎末飘洒在

发间、肩上，汗水涔涔也不以为意。

这些穿家走户的手艺人，真有

一种特别诱人的魅力，我理解为“辽

阔感”。他们是陆地的水手，手脚粗

壮，食量惊人，大口吃饭喝酒，高声

讲着黄色笑话，时时引起满堂喝彩。

我们到余里上棚（地名）砍树。

山在邻村，要步行半小时以上才能

到。很累很热啊，歇息时，给帮工的

亲邻送来西瓜。父亲拿起一块，就像

他平常吹口琴，从左到右，一秒钟就

滑过去，拿起下一块，默不作声地坐

在河边石头上，继续吹口琴。姑父将

木料扎在一起，成了木排。顺水而

下，实在是神气极了。以致于后来听

到“小小竹排江中游”，总想起姑父

的样子。

离家比较远，得送饭过去。母亲

准备一应饭菜，覆以毛巾保温。我们

肩挑手提，经杨林，过余里，沿河而

上。妹妹后来说，那个时候吃过最好

吃的饭，就是在山上。席地而坐，上

有大树遮蔽，旁有山风吹拂，时闻兰

花幽香，真是美妙的用餐体验。

春夏雨水多，有时晚上骤然降

雨。总在蒙眬和困乏之中，听到父母

冲出屋外的声音。披蓑戴笠，手持电

筒，急急垒起倒下的砖坯，如是者岂

止十次？

父亲请司机从石桥拖运木材回

来，二把刀师傅在坳下冲的小路上

炫了一个技，连车带树飞到了小河

里。父亲折腾一晚，硬是凭手和肩，

一根一根搬上岸。

我们去北斗上拉锯椽皮的松

木，沉重莫名，绳子勒得肩膀生疼，

天色已暗，暮雨突至，经过一个个先

人的坟茔，我们深深浅浅地走着，大

声说着话，一点都不怕。

希望真是个好东西，它就是生

活的糖啊。一家人为了能住上新房

子，似乎屏蔽了一切苦，只记得甜。

河畔柳树垂下千百枝条，就如

绿色的瀑布。漫长的准备过程终于

要结束了。有风的夏夜，砖窑点起了

火，煤炭散发让人迷醉的香甜。我们

围着砖窑，对着炉口扇风，快活地

说笑。

凤岭飘起了碎雪，落地即化。屋

子盖上瓦就可以迁居了。晚上在前

坪放一场经典电影《红牡丹》，厅屋

燃起一堆大火，就算是举行了仪式。

地面都没铺筑，墙也没粉刷，没一件

新家具。这个新年，父母甚至都没置

办新衣服。我们睡在房子里，窗户蒙

着塑料皮。大家挤在一起，兴奋地说

话，一点都不觉得冷。

这一年，是热气腾腾的一年，振

奋人心的一年，团结和胜利的一年。

穿过三十多年，想起那些画面，如此

清晰可亲，生动活泼，就像借住在邻

居家的厨房里，柴火旺盛地烧，锅里

的饭热气腾腾。母亲的面庞那么年

轻，在蒸汽中忙碌微笑。

1987 年啊，遥远的 1987 年啊。

我 居 然 现 在 才 想 起 ，父 亲 那 年 37

岁，母亲 33 岁。他们曾经那么年轻，

承受了那么多的苦和累，我甚至在

之后这么久的日子里，都没听过他

们说过。我想回去，和他们说说那年

的故事。

祖父在门前屋后种上花树。一

棵桂花树，当时因丑陋被人遗弃。祖

父不忍，捡来栽种。今枝繁叶茂，亭

亭如盖，而祖父长眠故乡已有九年。

闲来无事在村里溜达，晒晒家

乡的太阳，看看花草，看看水，看看

河边祖父当年种下的三棵柳树——

柳树的叶子在冬天掉落，春夏会绿

过来；我的头发白了一大半，再不能

变黑了。

生活家

旧事

（注：诗中桃源洞为炎陵县桃源洞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过

去曾叫神农谷，现在仍被很多当地人习惯性称为神农谷，

它们为同一个地方。）

在父亲的身后
张雄文

1987建房记
钝 刀

迁坟公告
因中车双碳地块三（1）项目用地需要，征用霞湾新村山背

组、杨溪组土地面积共29.187亩。请在此范围内的坟主在7日内

予以申报，逾期不报，用地单位将在15日后按无主坟处理。

特此公告。

联系人：袁建军 13973340816

冯 江 13873302337

袁新安 13135333796

株洲市石峰区铜塘湾街道办事处
2025年6月22日


